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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张宗燧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专题

现代物理知识

忆张宗燧先生在北大
赵凯华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100871）

张宗燧先生从 1948 年到 1952
年在北大物理系任教，其时笔者正

在北大就读，深受先生教晦。值此

先生百年冥诞之际，特著此文缅怀

先生在北大的日子。

我想首先交待一段张先生来

北大的背景，这在当时知道的人

不多。

1945 年抗战胜利，1946 年北

大复员到北平，物理系迁回位于景

山东街的那座曾是前清公主府的美

丽校园。对于战后北大物理系的发

展，饶毓泰先生（理学院院长兼物

理系主任）早在抗战末期已命吴大

猷教授拟就计划。1946 年胡适任

北大校长后，胡先生和饶先生就有

集中全国力量把北大物理系办成研

究原子能中心的想法。为此胡校长

于 1947年写信给白崇禧（字健生，

时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和陈诚（字

辞修，时任参谋总长），并希望他

们将这个意思转给蒋介石。信的全

文如下①：

健生、辞修两位先生：

我今天要向你们两位谈一件

关系国家大计的事，还要请你们两

位把这个意思转给主席，请他考虑

这件事。

简单说来，我要提议在北京大

学集中全国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物

理学者，专心研究最新的物理学理

论与实验，并训练青年学者，以为

国家将来国防工业之用。

现在中国专治这种最新学问

的人才，尚多在国外，其总数不过

七、八人，切不可使其分散各地，

必须集中研究，始可收最大的成效。

此七、八人之名如下： 

钱三强  现在法国居利实验

室，已接受北大聘约。

何泽慧女士 (钱三强夫人，其

成绩与其夫相埒 )  现在法国居利

实验室，已接受北大聘约。

胡  宁  前在美国，现在爱尔

兰国立研究院，已允来北大。

吴健雄女士  现在哥伦比亚

大学（曾在美国战时原子能研究所

曼赫丹设计工作），已允来北大。

张文裕  现在美国普林斯敦

大学，已允来北大。

张宗燧  现在英国剑桥大学，

愿来北大。

吴大猷  北大教授，现在美国

密昔根大学。

马仕俊  北大教授，现在美国

普林斯敦研究院。

袁家骝（吴健雄之夫） 现在

美国普林斯敦大学，已允来北大。

以上九人，可谓极全国之选，

皆已允来北大。他们所以愿来北大

之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他们不愿分

散各地；二是因为北大物理学系已

有点基础；三是因为他们颇喜欢北

大的学术空气。

我们仔细考虑，决定把北大献

给国家，作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心。

人才罗致，由北大负全责。但此项

研究与实验，须有充分最新式设备，

不能不请国家特别补助，使我们可

以给这些第一流专家建造起一个适

宜的工作场所。

我们想请两位先生于国防科

学研究经费项下指拨美金50万元，

分两年支付，作为北大物理研究所

之设备费。第一年之25万元美金，

由北大指定吴大猷、吴健雄在美国

负责购备，并指定钱三强、何泽慧

在欧洲与英国负责购备，其第二年

之 25 万元美元，则于明年度另指

定专人负责购备。其购置细账，均

由北大负全责随时详报告国防部

审核。

我知道此数目甚巨，责任甚

大，故甚盼两先生于便中报告主席，

请其指示裁夺。

我写此信，绝对不为一个学校

设想，只因这些国外已有成绩、又

负盛名的学者都表示愿来北大作集

中研究，故为国家科学前途计，不

敢不负起责任来，担负这个责任。

科学研究的第一条件是工作人才。

第二条件才是设备。现在人才已可

集中，故敢请国家给他们增强设备。

此意倘能得两先生的赞助，我可以

断言，我们在四、五年内一定可以

有满意的成绩出来。

（胡适具名）

胡适校长还以该计划向中华

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 简称“中基

会”) 申请，获得贷款十万美元，

准备购买仪器设备和延聘在外的物

理学者，开展当时物理学的最前沿

方向——核物理的研究工作。胡校

长和饶先生将此事委托当时在美的

吴大猷和吴健雄办理，后因国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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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剧变而中辍，贷款亦还给了中基

会。准备为北大物理系延聘在国外

的教授名单中，张宗燧 1948 年归

国应聘，朱光亚和胡宁 1950 年到

任，虞福春于 1951 年初返校，黄

昆于 1951 年底到任。其余的人未

归国，或归国后去了其他单位。 
从上述信件及其中所列名单

可以看出，张宗燧先生当时已属国

内物理学界第一流人选。

张先生是搞理论物理的，他在

北大教书期间尚没有所谓“四大力

学”课，系主任安排他教的是“热

学”课，这门课包含热力学和统计

物理的部分内容。一连四年，三年

级的学生都听他这门课。此外张先

生还为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开“量

子力学”、“电动力学”等选修课。

张先生研究的课题有的与化学有关

( 可能是合作现象中表面效应的理

论 )，化学系系主任钱思亮先生专

门请他为化学系师生开过讲座。在

北大期间 , 张先生只收过一名研究

生 , 这就是后来在我国突破氢弹原

理的元勋于敏。遗憾的是，不久于

敏患伤寒病倒了。待于敏病愈张先

生又感身体不适，于敏便转到胡宁

先生名下，一年后于敏因家境困难

离开北大到科学院工作去了。这段

师生缘分有始无终。

张先生在英国剑桥大学时结

识了理论物理的奇才狄拉克。杨振

宁先生对狄拉克的评论是：“话不

多，而其内容含有简单、直接、原

始的逻辑性。一旦抓住了他独特的、

别人想不到的逻辑，他的文章读起

来便很通畅，就像‘秋水文章不染

尘’，没有任何渣滓，直达深处，

直达宇宙的奥秘。”张先生很崇尚

狄拉克，在理论物理的研究中追求

逻辑严谨、数学漂亮。这也反映在

他的教学中。他讲课的特点是较多

从一般原理出发，经过详尽的数学

推导，演绎出一些重要的实例。他

还经常提出一些前沿的、甚至未解

决的难题，详加分析。他的学生于

敏曾回忆他的讲课说：“我觉得他

书教得好，一是逻辑性强，二是知

识新，吸引人，三是讲得很透，不

啰嗦，很有启发性。他讲课的概念

不牵涉很多，不很广，但很深，课

讲得很好。”然而对于很多听课的

本科学生来说，张先生的课往往使

人感到抽象，偏深偏难，不易当堂

理解。

笔者听张先生的第一门课是在

1948 年秋，即给三年级开的“热

学”。那个时代教授讲课的板书全

部是英文的，但说的是中国话夹英

文名词。张先生给我们讲“热学”

时刚从美国回来，第一堂课开始只

讲了一句中国话：“我是上海人，

国语 ( 即现在所谓的普通话 ) 说不

好，就用英语讲好了。”后来该课

全程都是用英语讲的，最后没有考

试，以学生的一篇读书报告来评

分。以后他讲课改用了当时的通用

方式，半中半英。我四年级时选修

了张先生的“量子力学”，毕业后

留校做助教时又听了张先生的“电

动力学”。也就是说，我的“四大

力学”中有三门是和张先生学的。

下面谈谈我个人的感受。

对我这种不算愚笨但也不够

聪明的学生来说，听张先生的课决

不轻松。我听张先生的三门课中印

象最深的是“量子力学”。该课指

定的参考书，一本是鲍林（Pauling）
和威尔逊（Wilson）的 Introduction 
to Quantum Mechanics，一本是狄

拉克的 Quantum Mechanics。这两

本都是很好的教材，但风格很不一

样。前者循序渐进，叙述和推导详

尽，比较容易读懂；后者观点深刻，

言简意赅，切中要害。张先生讲课

内容接近前者的部分时，听起来比

较舒畅，一步步的推导可以跟上；

内容接近后者的部分时，就很难随

堂跟上了。课后要仔细阅读参考

书，反复演算和思考，才能有所领

悟。例如张先生按照狄拉克书的系

统，一上来就讲态矢和态矢空间，

并引入了 bra、ket 符号，令人感到

新鲜。那时物理系必修的数学课中

没有“数理方法”和“线性代数”，

幸亏我在二年级暑假旁听过数学系

许宝騄先生讲的小课，熟悉了线性

空间的概念和矩阵的运算，不过推

广到连续不可数无穷维的希尔伯特

空间，还是很费思考的。然而正是

这些内容引起我很大的兴趣，给我

很大的启发，至今印象深刻。我在

20 世纪之末编写那本《新概念物

理教程 •量子物理》时也在第一章

里就引进了狄拉克符号，与那时形

成的偏爱不无关系。

笔者当时作为本科生，对张

先生的科学研究工作不太了解，只

知道张先生以前是搞统计理论的，

在北大期间已转到相对论量子场论

方面（S 散射矩阵理论）。他在此

时期发表的论文不太多，可能与

1949 年后不断的政治运动（三反、

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有关。

张先生为人诚实、坦率，没有虚饰，

所以在政治运动中会常招来一些麻

烦，身心受到伤害。他后来在“文

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致死，是我们

很久以后才知道的。我们听说后感

到非常悲痛，直到现在缅怀他百年

冥诞之际，仍不能自已。

                    
①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

（中）》1934 ～ 1949，第 1115 ～ 1117 页。


